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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艺术史漫步

今
年适逢瑞典导演英格玛·伯

格曼百年诞辰，北京国际电影

节特别设立了作品回顾展。

4月 6 日开始，《不良少女莫妮卡》《野草

莓》《第七封印》等影片已在电影节开幕前

提前展映。即便伯格曼留下的佳片在两

位数以上，如果选一部代表作，1957年上

映的《野草莓》也是最有力的竞争者。它

简单而又丰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看，都

会有新的体悟。

由78岁高龄的维克多·斯约斯特洛

姆饰演的同龄人，伊萨克·波尔格教授本

打算飞去隆德市出席一所大学授予他荣

誉学位的仪式。清晨，一个可怖的梦之

后，他临时改为开车前往，儿媳玛丽安与

他同行。这部只有91分钟的黑白片，就

用老人一天的旅程和四个梦，浓缩了他在

人生将尽时对此生的

悔悟。

十 余 年 前 初 看

《野草莓》留下的稀薄

印象里，最挥之不去

的，是出发前的清晨

老人置身于梦中空荡

荡的街道。那种寂静

和空无一人的压迫感

给人印象之深，甚于这

个梦里本应更瘆人的

“皱面人”，无人驾驶的

灵车和棺材里伸出手

的死者——这位死者

正是伊萨克本人。

出发前一天，伊

萨克的第一人称画外

音自述“与所有人际

关系绝缘”“对自己和

身 边 人 都 相 当 冷

酷”。紧随其后的梦

里那整洁有序、细看

又处处露出破败之相

的静默空间，正是伊

萨克精神世界的具象化：事业上虽然功

成名就，但是长年弃绝情感，内心的孤寂

有如砖瓦搭建的城市荒原。

主人公的孤独是自己选的，梦里那

个怪人应该也是他。在这个他造出来警

醒自己的幻境里，所有意象都与两件事

有关：死亡与孤寂。梦里，挂钟和怀表都

没了指针，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没

有时间了；怪人时常被称为“无脸人”，笔

者更愿意称他为“皱面人”，他不是没有

五官，而是眼鼻口全部皱成一道缝挤在

一起，将无法沟通刻在面容上示人；怪人

化成一摊黑水消失后，载着伊萨克本人

的灵车来了，别说没有送葬的亲朋，连驾

车的人都没有。

第一个梦是个引子。迫近的死亡促

使主人公反思其一生的处世之道。真正

的回忆和反思，全部在旅途中的三个梦

里，而这三个梦是以他少年时的夏日度假

别墅为中心铺陈的，伊萨克在那里度过了

“20岁前的每个夏天”。

那是“野草莓生长之地”。途中伊萨

克首次入梦，是在他重访这处夏日别墅

时。儿媳离开他去附近游泳，他环视故

园，喃喃自语地吐出这个词，直译过来即

“野草莓生长的小块土地”，在瑞典的俚

语里还可以指寄予了私人情感的宝地。

“野草莓地”是这部电影最初定下的名

字，也是题眼。在生命的尽头，主人公在

苹果树下的野草莓地上入梦，回到人生

最美好的少年时光，直面一直不愿面对

的真相。

这个梦，以《野草莓》经典海报上的场

景开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娇俏

的表妹莎拉正在采摘野草莓，一旁深情凝

望她的俊朗年轻人是伊萨克的兄弟斯格

弗里德；虽然莎拉已经和伊萨克订婚了，

但是面对斯格弗里德大胆狂热的追求，她

动心了，手足无措。伊萨克实际上并不在

场，他以老人的形象出现在画面里，和观

众们一样，对于过去只能观看，无法参与。

途中第二个梦发生在伊萨克探望了

96岁高龄的母亲后。母亲谈起莎拉曾帮

忙照看女儿斯格布里特刚出生的孩子。

第二个梦从那个时间点切入。故园风雨

欲来，天色晦暗。现在的伊萨克与过去的

莎拉在野草莓地上相对而坐。这一次，莎

拉看到了他。她拿起一面镜子，神色冷淡

而高傲，反复让老人对镜自照，直白地说

她与伊萨克“语言不通”，她将嫁给他的兄

弟，他们曾经的爱情不过是游戏一场。

“他和我一起读诗，讨论来世，弹奏钢

琴”，“他还谈论人的罪”，“他的思想太高

深了，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在上一个梦

里，莎拉向小姐妹这样谈起她与伊萨克

之间的隔膜。这当然会让人联想到伯格

曼自己的身世：出生于宗教氛围浓重、严

苛少爱的路德教家庭里，一个不是在父

母期待中降生的孩子，终其一生始终无

法改善的亲子关系。

诗与罪，来世与上帝，这些形而上的

终极拷问与生机勃勃的少女并不搭调，虽

然有她的明媚夏日是主人公心底至为柔

软的部分，但是她离开他也是必然。本质

上不是她背叛了他，而是他冰冷的外壳先

将她推远。

被伊萨克拒之门外的，还有至亲的妻

子和儿子。途中第二个梦的末尾，复现了

妻子的外遇。虽然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但妻子一直痛苦地推想伊萨克得知她出

轨后，会怎样以看似宽仁、实则毫不在意

的态度“原谅”她，而那种漠然会让她无法

忍受，直至歇斯底里，而她丈夫的处理方

式是像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大夫一样，给她

来一针镇定剂。

妻子口头推演的争执，可能是伊萨克

的亲身经历。而未婚妻和妻子背着他与

人如何相会，以及她们怎样在背后评价

他，他大概并不是亲眼所见。这些梦，都

是伊萨克主观上对自己这一生的解读。

在梦里，他用现实中可能不曾有过的柔软

眼神看着她们，对着莎拉带着点小心翼

翼，对着妻子满是愧疚。野草莓地上的真

相是，伊萨克意识到对身边至亲至爱之人

的冷漠是一种罪，而惩罚是不堪忍受的孤

寂，直到生命尽头。

“我已经死了，尽管我还活着。”伊萨

克在梦里目睹妻子的不幸，再度醒来后这

样对儿媳说。

此后，他开始怀着歉意，积极地修补

与儿子儿媳以及女管家的关系。儿子和

女管家有些诧异，很不习惯；倒是儿媳放

下芥蒂，全然地欣赏和接纳他。这一路，

她见到了伊萨克以前的病人如何尊敬和

肯定他，他与搭车的三个陌生年轻人如何

轻松互动，明白了老人本不是全然无情之

人；也见到了他那位冷如冰块的母亲，心

惊胆寒地理解了这个家族冷漠的由来；旅

程结束时，老人的自我审视与改变，她也

一一看在眼里。

在这一天的最后一个梦里，伊萨克又

回到了故园的野草莓地，这块他藏在心里

视为珍宝的隐匿桃源。九个兄弟姐妹和

萨拉都在，大家热热闹闹地准备出海。

“伊萨克，已经没有野草莓了，”莎拉

说，“我们起航吧，在岛的另一边与你再相

见。”野草莓地的故事讲完了，青春已不可

追，“岛的另一边”是来世吗？

“我找不到我的父母了。”仍然以老人

形象出现的伊萨克说，无措得像个孩子。

这一次，莎拉没有拒绝他。“来，我帮你。”

她说。这是全片的最后一句台词。女孩

牵起他的手，带他走到一个小海湾，钓鱼

的父亲和在岸边看书的母亲都抬头向他

挥手。

在镜子内外，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跳

脱行进，以期在一天里照见整个人生，甚

至照见永恒的片子，还有塔可夫斯基的

《镜子》与安哲罗普洛斯的《永恒和一日》。

后两部片子在用意和手法上与《野草

莓》如此相似：都是在寂寥的人生末路上，

以奇幻或梦幻的手法切入沉在主人公内

心深处的过去，尤其是童年；主人公都没

有爱的能力，对身边人多有亏欠，亲子关

系欠佳；都有回不去的故园和一位引领

男主人公飞升的永恒女性，在《镜子》里

是母亲，在《永恒和一日》里是妻子；《永

恒和一日》也有启发了主人公又必将分

离的陌生人——老人救助的一个阿尔巴

尼亚小男孩；在《镜子》的结尾，“我”也在

幻境中回到了寄托了纯真和爱的乡间度

假小屋，那里有亲爱的母亲和妹妹。

启用梦境与幻觉作为插叙，让这些电

影显得有些晦涩。可是，谁没有一块珍藏

的野草莓地呢。那里受“我”掌控。人之

将死，其言也真；行将就木的“我”制造出

来的幻象，才是“我”的真相。而读懂了野

草莓地上的真相，就可以与藏在电影里那

个苦楚的“我”开始对话了。话说，有谁见

过一个真正有话要说的作者，是无忧无虑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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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班牙文艺复兴方式展现的圣母子以西班牙文艺复兴方式展现的圣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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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莓野草莓》：》：生命尽头的隐匿桃源生命尽头的隐匿桃源
□苏 往

西方艺术史中的宗教母题，虽笼

罩着神圣的外衣，却往往可以成为世

俗生活的再现，对应着广大人民群众

的心理结构，因而能引发信众的共

鸣。艺术家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常常

在自己最熟悉的视觉资源中选取摹

本，比如要画圣母玛丽亚和年幼的耶

稣基督，画家就会以自己的老婆孩子

为模特儿，因此宗教画中的圣母在不

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在地化”面

貌——要么是一头金发、身形壮硕的

北欧女人，要么是深色头发、体型娇

小的南欧少妇。而世俗形象一旦进入

宗教画，则具有了神性。在日常生活

中，要是一个年轻母亲在众人面前袒

胸露乳给孩子喂奶，有的人不免会因

之而感到不适，知乎上就有“如何看

待在公共场所哺乳的行为”的大讨

论。而在西方宗教画中，圣母给幼年

耶稣哺乳则是一个常见母题，经由历

代大师们的妙笔，不断散发着人性与

神性的双重光辉，让观者的心灵得到

升华。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幅这样的

作品：西班牙画家佩德罗·贝鲁格特

（Pedro Berruguete, 1450- 1504）

的 《哺乳圣母》，完成于约 1500 年。

画家更多是带着一种中世纪的情感来

刻画圣母子形象的，故而画面传达出

一种神圣、悲怆的意味。圣母头戴王

冠，仿佛坐在王座上，神情庄严，俨

然女王派头——她是天界的女王。耶

稣回转过头来，完全不是这个年龄的

孩童该有的表情，眼神从容而又忧

伤，仿佛已经预见了将来的灾难。他

一手抓紧母亲的胸衣，一手攥住母亲

的一根手指，臀部被母亲的大手稳稳

地托住，如此牢牢地坐在那给他温暖

和养料的怀抱里。环绕圣母子的是一

个建筑空间，由是，画面人物像是置

身于一个方盒子里，或者说，像是在

一个戏台上。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必

然会制造纵深，单看这点，再结合那

几根古典式样的石柱，可以断定这幅

画是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影响的。但

是，这幅作品仅仅受意大利文艺复兴

的影响吗？

如果我们注意到圣母的王冠，则

会觉得描摹得如此精细的自然物体，

仿佛是出自某个佛莱芒画家之手，也

就是说，这是典型的北方文艺复兴风

格。关于欧洲南北文艺复兴艺术风格

的差异，艺术史家们已经谈过很多，

而西班牙文艺复兴艺术是很少被作为

经典代表而提及的。在这个时候，西

班牙画家们大多还是佛莱芒师傅或意

大利大师的学徒。佩德罗·贝鲁格

特就兼学二者。他曾在意大利效力

于乌尔比诺公爵，从意大利人那里

学来不少在西班牙学不到的最时髦的

技法，又在此期间认识了杰出的佛莱

芒画家尤斯图斯·凡·根特，虚心学

习，从而博采南北之长。回到西班牙

后，他成为文艺复兴艺术最有力的传

播者之一。

纵观艺术史，西班牙绘画相比其

他欧洲国家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因素：

穆斯林的存在。从711年开始，穆斯

林政权在西班牙的长期存在，中断了

原有的古典绘画传统——众所周知，

伊斯兰文化是禁止在图像制作中再现

人和动物的。因此，西班牙绘画开始

具有生命时，不得不“从零开始”。西

班牙艺术史家拉富恩特曾指出，西班

牙艺术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

并不充分，一是因为自15世纪开始，

出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教王国与

佛兰德斯地区的频繁交流，以现实主

义的精细描绘而著称的佛莱芒画派就

在西班牙占据了主导地位，后又因为

西班牙天主教双王对佛莱芒艺术的偏

爱，佛莱芒艺术长期阻挡意大利文艺

复兴艺术进入西班牙；二是因为出于

保守的宗教观念，特别是在宫廷严厉

镇压异教徒、宗教裁判所大行其道的

政治环境中，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

艺术家绝少去意大利旅行或是学习意

大利艺术，生怕自己受到世俗化理念

和宗教改革观念的“污染”。即使是像

佩德罗·贝鲁格特这样在意大利学成

归国的，在西班牙还是难以完全复制

意大利风格，统治西班牙画坛的仍然

是西班牙—佛莱芒画风。在这个时

候，西班牙绘画虽还不能完全摆脱模

仿的痕迹，但已在不断学习中尝试寻

找属于自己的风格语言。西班牙绘画

的真正成熟和鼎盛，要等到一个世纪

之后了。

对 《哺乳圣母》 中画面细节的观

察还没有结束。圣母后方的礼拜堂式

内饰是哥特式的，说明这幅绘画还不

算百分百的文艺复兴风格。而圣母头

顶上方天花板上的装饰纹样，则带有

伊斯兰印记，很像摩尔人宫殿中常见

的装饰墙壁的几何造型。在西班牙看

到这样的装饰纹样并不奇怪，摩尔人

虽已被天主教双王降服，不肯离开的

大多改信了基督教，却还保留着些许

文化传统，在视觉艺术中继续灌注他

们的“艺术意志”。而西班牙老派基督

徒对伊斯兰风格的式样也已习以为

常，在使用或再现这些式样时甚至会

忽略它们的来源，以为就是自己的老

祖宗传下来的。西班牙文化从西班牙

帝国开始就注定是一种杂交文化，而

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这种杂交的特质

赋予了西班牙艺术以灵动和生命力。

尽管它的文艺复兴不如意大利的那般

灿烂夺目，却已经孕育了顽强的基

因，将在巴洛克时代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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